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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雙目失明雖然雙目失明，，且今年且今年22月月，，覃義最後覃義最後
一顆牙齒也脫落了一顆牙齒也脫落了，，但他身體仍然硬朗但他身體仍然硬朗。。
張小妹說張小妹說，，到現在到現在，，老人家還堅持做力所老人家還堅持做力所
能及的家務活能及的家務活，，自己平時忙着做其他事的自己平時忙着做其他事的
時候時候，，他就會守在廚房旁邊他就會守在廚房旁邊，，聽高壓鍋的聽高壓鍋的
聲音以防飯燒糊了聲音以防飯燒糊了。。覃義告訴記者覃義告訴記者，，身份身份
證上他的年齡是證上他的年齡是7676歲歲，，但實際上今年他但實際上今年他
已已8080歲歲，，這樣的高齡他沒有什麼奢望這樣的高齡他沒有什麼奢望，，
只希望自己能再多活幾年只希望自己能再多活幾年，，能再多享受幾能再多享受幾
年天倫之樂年天倫之樂，「，「最好能活到最好能活到100100歲歲」。」。

生活轉好生活轉好 性格開朗性格開朗
回憶起當年剛認識覃義時的模樣回憶起當年剛認識覃義時的模樣，，張小妹說覃義那時瘦瘦黑黑的張小妹說覃義那時瘦瘦黑黑的，，人也不愛說人也不愛說

話話。。現在隨着孩子們都逐漸長大現在隨着孩子們都逐漸長大，，張小妹一家的生活也越來越好張小妹一家的生活也越來越好，，覃義也變得越覃義也變得越
來越開朗來越開朗，，每天都面色紅潤每天都面色紅潤、、精神抖擻的精神抖擻的。。鄰居也時常打趣覃義鄰居也時常打趣覃義，，說他面色紅說他面色紅
潤潤、、耳垂肥大耳垂肥大、、說話帶笑說話帶笑，「，「像足了像足了『『笑口佛笑口佛』」。「』」。「很多和我一樣年紀的同事很多和我一樣年紀的同事
早都去世了早都去世了，，沒有她沒有她（（張小妹張小妹））的照顧的照顧，，我想我也一樣我想我也一樣。。所以我現在就想開開心所以我現在就想開開心
心地和他們一起好好生活下去心地和他們一起好好生活下去。」。」覃義說覃義說。。
採訪間隙採訪間隙，，說到興起時說到興起時，，覃義當場就唱起覃義當場就唱起「「沒有共產黨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就沒有新中國」」的的

歌歌，，張小妹和家人就在旁邊給他拍掌打節拍張小妹和家人就在旁邊給他拍掌打節拍。。一曲唱畢一曲唱畢，，老人臉上滿是紅光老人臉上滿是紅光，，坐坐
在床邊在床邊「「呵呵呵呵」」笑個不停笑個不停。。如今如今，，四世同堂的生活令覃義感到十分幸福四世同堂的生活令覃義感到十分幸福，，而張小而張小
妹一家也因為有了老人這個妹一家也因為有了老人這個「「開心果開心果」，」，全家十分開心全家十分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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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小妹與丈夫的言行深深影響了兩
個兒子，他們一直待覃義如親爺爺。
由於以前夫婦忙於農活時，覃義時常
幫着照顧夫婦兩人的小兒子覃國，覃
國也和覃義分外親近。據張小妹回
憶，覃國上初中後，每天放學回家就
給覃義煮菜做飯，知道老人家牙口不
好，他總會特意把飯菜煮得爛一點，
方便老人家吃。覃國到南京當兵後，
每次有機會打電話回家，第一個問候
的總是覃義老人。「他每次打電話都
會先問爺爺身體怎樣，吃的好不好，
每次通話結束前也都會叮囑我們要照
顧好爺爺。」張小妹如是告訴記者。
到張小妹家裡採訪時，恰逢初春乍
暖還寒的時節，覃義頭上戴着一頂黑
褐色的冬季軍帽。張小妹告訴記者，
那是小兒子退伍時，從部隊特意拿回
來給老人的，現在是老人最愛戴的帽
子，已經好些年了，買了新的帽子給
他，但是天氣一冷他還是把覃國送的
軍帽拿出來戴。
現已退伍轉業在柳州工作的覃國，
只要下班空閒便會回家陪覃義聊天，
給他做最愛吃的「毛家紅燒肉」。覃
國說，老人清苦了一輩子，捨不得對
自己好，所以希望在自己有能力的時

候對老人好一點。「夏天這裡天氣太
悶熱，我給他裝了電扇，他怕浪費電
幾乎沒開過。每次下班回家看到，我
就會幫他打開；他捨不得花錢，我就
經常塞些錢給他，讓他買點自己喜歡
的東西。」

放學回家 先削水果
現在，在家裡大人的影響下，張小

妹已經讀小學五年級的長孫覃澤濤也
學會了照顧「太公」。每天放學回
家，都會先給老人削水果。「知道老
人沒有牙齒，蘋果他還會特意削皮後
切成薄片，一片一片餵給太公吃。」
看到後輩都如此孝順，張小妹說着，
臉上滿是滿足和自豪。

兩家戶口合併 同住勝似父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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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父母雙亡，覃義自小與叔叔嬸嬸
生活在一起，但是嬸嬸對覃義十分

刻薄。帶着一口濃重的柳州口音，覃義向
記者娓娓道來他的經歷。「不給吃飯，不
給睡覺，那時我正是長身體的時候，吃不
飽又要一直幹活，就想逃出來。」於是，
當年年僅10歲的覃義，隻身一人從廣西河
池宜州一路流浪到了柳州。

生活窘迫 失明退休
在柳州警察的幫助下，覃義進了收容

所，而後又被安排到當地園藝場工作。覃
義告訴記者，由於自己自小無父母關愛，

漂泊在外的他時常會因思念親人而落淚，
於是年輕時便落下了眼疾。「以前生活
苦，也沒想到去醫治，慢慢的眼睛就看不
見了。」彼時，在園藝場工作多年的覃義
因為雙目失明早已退休在家，每個月僅靠
20元（人民幣，下同）的勞保工資度日。
「自己一個人生活，眼睛又看不到，很多
事情都要花錢找人幫忙。」覃義告訴記
者，20元的工資除了要保證自己日常開
銷，還要花錢請人幫忙打水、燒柴做飯
等，因此每個月自己只能買一袋米、一壺
油，「連肉都吃不起」。

憐其孤老 小妹援手
當時，年僅28歲的張小妹和覃義同住

在大橋園藝場，中間隔着幾棟房子的距
離。張小妹和丈夫喜歡在晚飯後出門散
步，然後到不遠處的覃義家裡聽收音
機。「他當時一個人住在木工房，木工
在旁邊工作，他就睡在旁邊，環境很
差。」看到覃義居住環境很差，時常到
他那裡「蹭」收音機的張小妹想起自己
隔壁有一處空房間，於是提議讓覃義搬
到那裡。覃義一口答應，張小妹丈夫覃
海朋便幫手修葺、打理空置的房間，迎
接覃義入住。
搬到張小妹隔壁後，她開始幫助失明的

覃義打理日常生活，自家做了什麼好吃
的，也不忘給覃義送一份過去。當時，張

小妹和丈夫覃海朋兩個人要負責打理56畝
甘蔗地，每天起早貪黑，兩人忙碌時，覃
義就幫着給兩人照看兒子。時間久了，覃
義與張小妹一家的感情也日漸深厚。隨着
覃義年歲增長，張小妹和丈夫商量後，索
性將覃義接到自家一起居住，像照顧自己
親生父親一樣照顧覃義。

無微不至 誤認公媳
由於覃義與張小妹的丈夫覃海朋同姓，

加上張小妹對覃義無微不至的照顧，喬遷
之後的十幾年來，街坊鄰居一直以為覃義
是覃海朋的親生父親。「可能一起生活久
了，很多鄰居都看着老爺子和丈夫長得有
些相似，就一直誤認為他倆是父子。」張
小妹說。而對於張小妹能如此周到照顧公
公，兩人關係和睦融洽，街坊們十分佩
服。直至當地媒體報道了張小妹和覃義的
故事之後，街坊鄰居才知道，原來他們並
沒有血緣關係。
張小妹告訴記者，媒體報道之後，她去

菜市買菜時，菜販子還跟她打趣說，希望
張小妹可以收留他。「他們都很佩服我可
以這麼多年來無微不至的照顧一個沒有血
緣關係的人，不過我覺得我只是做了自己
力所能及的事。」對於大家的敬佩和讚
美，張小妹顯得十分淡然，特別是和覃義
生活多年之後，她覺得將「自家人」照顧
好是理所應當的事。

俗話說

「遠親不如近鄰」，家住

廣西柳州市的張小妹就用行動踐行

着這句俗語。30年來，她義務照顧雙目

失明的鄰家孤寡老人覃義，一直待這位與自

己沒有任何血緣關係的老人如同親生父親。甚

至在搬遷後，她為方便照顧老人便將其接到自

己家中共同居住，將覃義的戶口落在了自家

戶口本上，成為了真正意義上的「一家

人」。■香港文匯報

記者 曾萍 廣西報道

■採訪恰逢周末，放假在家的覃國說
話間不忘給爺爺剝橘子。記者曾萍 攝

■張小妹翻出老人以前的身份證，指着
上面的照片說剛認識時覃義黑黑瘦瘦
的，人也很內向。 記者曾萍攝

■■如今在張小妹如今在張小妹
一家的悉心照顧一家的悉心照顧
下下，，老人面色紅老人面色紅
潤潤、、精神抖擻精神抖擻。。

記者曾萍記者曾萍 攝攝

■覃義以前時常幫着照顧張小妹的小兒子覃
國，覃國也和覃義分外親近。 記者曾萍攝

■■已經共同生活多已經共同生活多
年的覃義年的覃義（（前排中前排中
間間））與張小妹與張小妹（（前前
排左一排左一））一家關係一家關係
勝似親人勝似親人，，連鄰里連鄰里
都不知道兩家其實都不知道兩家其實
並無血緣關係並無血緣關係。。

記者曾萍記者曾萍 攝攝

■■張小妹一直把覃義當成親生父親來照張小妹一直把覃義當成親生父親來照
顧顧，，幫他洗臉幫他洗臉，，整理儀容整理儀容。。 記者曾萍記者曾萍 攝攝

13年前，因為原居住的房子要拆遷，張
小妹一家需要遷出原來的住所，單位與社
區工作人員都來徵求覃義的意見，是願意
一起搬出去，還是去敬老院。而與張小妹
一家生活多年的覃義則表示只願同張小妹
一家在一起生活。「如果沒有她（張小
妹）的照顧，我可能早就死了。一起生活
那麼久，我已經把他們一家都當成我最親
的人，我只想要和他們在一起。」覃義說
道。不過張小妹也坦承，即使覃義因為怕
拖累他們一家而選擇去敬老院，她也會不
同意。多年的共同生活，已讓他們在情感
上成為無法割捨的親人。

親侄探訪 後無音訊
在搬遷之後，覃義的親侄子打聽到他的

下落，並上門拜訪。與失聯多年的親屬重

逢，張小妹也曾考慮過如覃義的侄子有意
願，可以讓侄子接老人去照顧，「畢竟他
們才是有血緣的親人」。然而，在張小妹
和社區工作人員向覃義侄子詢問是否願意
接回覃義同住時，侄子以妻子不同意為由
拒絕，並在那之後再次消息全無，「連電
話都打不通了」。
經歷過這次之後，張小妹將覃義的戶口

落在了自家戶口本上，他們變成了真正意義
上的「一家人」。為了方便，張小妹將覃義
安排在一樓居住，每天早上覃義起床後，可
以摸索着到門口活動筋骨，與街坊鄰里拉拉
家常。而為了幫覃義解悶，張小妹給他買了
一部收音機。空閒時，她便會陪着覃義坐在
一樓，一邊聽着收音機，一邊閒話家常；或
者在晚飯後，拿着收音機，扶着覃義出門散
步，兩人感情勝似親父女。


